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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中花树》

内容概要

本书故事时间，从王阳明出生的明成化六年（1472）至章学诚去世的1801年，凡二百余年，跨越明中
叶－晚明、清初－清中叶这三个阶段的社会历史时期。本书选择了王阳明、黄宗羲、张苍水、全祖望
、章学诚等人物为个案，试图从时代和个人生活的铺陈中，呈现出16至18世纪江南文人思想、学术的
嬗变轨迹和各自的精神肖像。 在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代代江南文人之间精神与思想的传承，也会
看到他们或以身殉道，或在书籍与学术中销磨终生，或在现实世界的失败中寄情于感官世界的声色，
或在人生的中途低徊于内心世界的成长与衰败，无一不在道德与人性的冲突与纠缠中扮演各自的角色
。

Page 2



《岩中花树》

作者简介

赵柏田，小说和随笔作家。1969年8月出生于浙江余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在
各大期刊发表作品200余万字，入选多种选刊、选本及年度排行榜，部分作品译介到国外。曾获“十月
”散文奖、2000年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全国大红鹰文学奖等。主要作品有《我们居住的年代》、《
站在屋顶上吹风》、《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等。近年致力于思想史及近现代知识
分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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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中花树》

书籍目录

自序岩中花树——王阳明自画像第一章 正德四年十一月，贵州，龙场驿第二章 嘉靖元年三月，绍兴
第三章 嘉靖五年十二月，绍兴第四章 嘉靖七年十一月，江西·青龙铺附录1 书信录附录2 向内的把握
与重建感官世界——晚明士人的物质生活1. 芳香的年代2. 舌头的传奇3. 一本叫《长物志》的书4. 纸上
园林5. 袁氏兄弟道德剧——走出神话的张苍水1. 没有悬念的开场2. 虚假的高潮3. 不是结局的结局4. 甲
辰年间那出戏的回声从雪交亭到续钞堂——黄宗羲在1649年后1. 逃跑2. 复仇3. 黄竹浦4. 隐与显5. 为书籍
的一生6. 死之仪式双城记——在路上的全祖望1. 北京2. 扬州失败之书——章学诚与他的时代和敌人1. 
心是一张团皱了的宣纸飘过十八世纪的门廊2. 寄读国子监3. 两只刺猬4. 书院讲席5. 漫游与著述6. 一个
道德保守主义者的愤怒江湖寥落尔安归——汪辉祖的游幕生涯1. 夜航船2. 一代名幕的草根年代3. 走县
过府白了头4. “莽知县”5. 叙述意味着生命本书部分人物事件系年参考征引文献跋

Page 4



《岩中花树》

章节摘录

　　我十岁前的很大一部分记忆，是祖父和他的弟子们在一起。这是他干了一辈子的工作，然而他似
乎总能从中找到乐趣。我还记得童年时夏天的那些晚上，月亮很大，很白，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过了
晚饭，祖父的弟子们就陆续来了。祖父像举行重大的仪式一样先恭恭敬敬地点上一支烟，当熏笼里细
细袅袅的一缕香烟开始飘散，祖父的琴声就响了。弹完了琴，他就对着墙壁或者那些崇拜地望着他的
弟子们大声朗诵自己新写的诗歌，然后让他们一起来唱和。这种在二十世纪被人称作情境教育的授课
方式对我后来的讲学生涯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我的母亲是一个多病且严厉的妇人。记忆中她脸上
的笑容像冬日的阳光一样稀有，这使她虽然年岁不大却挂上了一脸不该有的苦相。或许因为我是长子
，她认为这样的严厉非常必要。她对我的冷落和对弟妹们的放任溺爱让我委屈，更让我懂得了要处逆
心顺，调整好心态。　　我十岁那年，一心苦读的父亲考中了状元，去京师就任翰林院修撰一职，不
久也把我带到了北京。以我自己的意愿，是不愿离开南方去遥远的京城的。父亲到京城是去实现他的
人生目标，而我早早地结束快乐无忧的童年生活去京城，还不是去演出他为我写好的人生剧本！可是
有谁会在乎一个十岁孩子的想法呢，再说祖父也巴不得早一日进京接受他的状元儿子的供养，于是我
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的远游。渡过了家门口的曹娥江和钱塘江，然后又过长江。在运河上，我看见一只
一只连在一起的大木船排着队北上，祖父告诉我，这就是帝国的漕运，船里装的都是南方的大米，运
河就像血管一样，把这些给养送到帝国的心脏。　　随着北方的荒凉景色扑面而来，我美好的童年时
代就像一株水芹一样被咔嚓一声剪断了。从此以后直到二十几岁，我的精神世界的一大部分就受着父
亲的直接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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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中花树》

精彩短评

1、　　作者帶著戲謔的口吻把自己代入到聖賢的生命中去
　　然後自命風流地把歷史調戲狎弄一番
　　再拍拍屁股走人
　　看得出作者讀了很多書 
　　只是全妄讀了
　　文筆很刻意地在附庸風雅
　　鄙陋的論點 鄉願的情操 努力堆砌浮華的辭藻
　　字裡行間卻淨是俗氣 不知所雲
　　全然沒有誠意在
2、很可爱的书啊~~~~可是可是，偶不赞同把芸说成是同性恋：（
3、第一人稱的口吻雖有獨到之處 但是那種通曉未來的穿越氣息以及滿口西洋人名的感覺總覺得怪怪
的 既然決定用第一人稱還是應該更貼近陽明先生本人的視角更合適吧 文筆不錯 結構也有想法 最大的
收穫就是對王守仁個人性格的瞭解加深很多 原來先生也是個如此傷感多愁的人物
4、文笔腻味，矫情堪比余秋雨.......
5、081208
6、写张煌言、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汪辉祖几篇不错，勾勒出了清初到乾嘉时代的江南文人生
活，为官、为学、为幕，不外这几条出路，都殊为艰难，如长于岩中之花树，力争绽放，留下一个个
鲜活的面容。
7、江南多才子，不假
8、喜欢题为岩中花树讲王阳明的这一篇。国史上牛人很多，但像王阳明这般让人景仰的并不多。
9、江南士人群像
10、有些过于矫情
11、.
12、　　重新书写他们的生活 得到的是所有人物一种情怀 总摆不开哀叹和暮气
　　文人 现在真心觉得是个贬义词  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
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
13、其实总体上还不错，不过各篇质量参差不齐，可见拼凑的嫌疑很大
14、怪怪的。
15、拙劣
16、　　我早知道王阳明其人，但是没有深研究，模糊的一个“唯心”的印象就概括了，虽然的确到
了后来，明白到，其实很多东西是唯心的，尤其对岩中花树那句，非常喜欢，也有朋友推荐，却一直
没有深究过。
　　
　　直到看《明朝那些事儿》，看到这个文风，看到有人评论说，很被写王阳明的部分感动，于是我
特意找了第三卷来读，破了11点睡觉的戒，直至夜深。
　　
　　看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悲怆，想起，“悲欣交集”四个字。
　　
　　人生原本如此。
　　
　　我一直研究知识管理，注重知行合一，也知道出处是王阳明，却竟然忽略这么久，于是我想要补
课。在当当订了一批和王阳明有关的书，也从图书馆借阅了赵柏田的《岩中花树》。
　　
　　看罢。
　　
　　这个写法，第一人称，是新异，与当年明月对王阳明的描述近乎神迹、诡诈、多智、勇猛不同，
这里面描述的，是苍凉的、文学化的、细腻的，是一个老人在行将就木时候的回忆，带着悲凉，和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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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中花树》

烧至生命最后一息的激情。
　　
　　好与不好，这不需要定论，同一个人，同一个故事，可以有很多的写法，可以用不同的文体，在
这方面，不应该有局限，包括思想也是，对一个人的看法，随着了解而变，而了解才是真正必要的过
程。
　　
　　所以，我等其余的书。
17、自述体确实非常出彩⋯⋯但是让王阳明说出“海拔”、“大明十七帝”、“二十世纪”甚至“布
拉格”，还是感觉很别扭⋯⋯再加上作者居然写出王阳明在福建中部沿海弃舟登岸藏身武夷山之类的
低级错误⋯⋯所以扣一颗星吧~~
18、上中学时很喜欢的一个作者，现在读来的感觉，就如作者自己所言，有些过于矫情了。
19、对口的题材，叙述大体流畅不空洞，适合做高中乡土教材。
20、亦文亦史，阴柔之气颇盛，与特定的历史区间有关，与立传的对象有关，与作者的文风有关，对
于心理与环境的把握真是细腻。
21、从这本书开始关注王阳明
22、　　      总体来说觉得是本好书，也可能是我读的好书太少缺乏比较的缘故。
　　      作者的文笔有点过于雕琢的痕迹是确实，但小说写史的方式也无可厚非。如果说封建社会对文
人的约束一朝胜似一朝，不如说国人在骨子里都有不奴隶吾宁死的情结，言必曰古人，必曰孔孟，必
曰作者不及前人，也许赵伯田确实不如司马迁，但肯定以后也不会有人评论出哪个作者高过司马了。
如果说老庄的思想在先秦文化中挥洒自由的意识，那么王守仁便是在明朝闪耀了理性的回音，对自由
与理性的追求是不是有点西洋人的味道？然而孔孟之道为君而用，三纲五常已经潜移默化，自由与理
性之于中国大众还是式微了。鼓起超越古人的勇气才能自由的向前，西方人的野蛮也恰恰成就了今日
的文明，中国100年前的失败是2000年前一笔一划注定的了。倒不是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而是不破不
立，不喜欢＂自然不如前人＂，＂当然不比古人＂这类说法，好像如今大行其道的鉴宝节目动辄号称
珍品古意盎然啦，宣称赝品无古雅之气此类非理性的模糊评论，好像今天的工匠真没有一个合格了，
现代的工艺水平绝对是下降了一般。这样的言论尽是欺世盗名的擅长了，既不能让人理解验证文物的
确凿方式，又不能为工艺师的进步提供任何建设性的参考，一句今不如古，一蟹不如一蟹，专家们就
都得了道了。
　　        为向真正的理性与自由，还是要勇于探索，对于进行探索的青年人(有争议的做法）更要宽容
甚至鼓励。
　　        拿艺术史做个例子，西方好像一直是出来个新鲜的妖蛾子就成就一个大师，然后铸成一个时
代，东方是传承一个正统才能载入史册，以至于进入近代到来当代，中国只有传西方的衣钵复制其历
史方才有我们的文化。科学史更不必说。中国的文化里那千年的包袱不知背到几时才能放下，如果放
不下恐怕更要拾起洋人的包袱来背，只怕是越走越慢了。
　　       岩中花树讲的是历史上的文人，读后觉得作者也有文人的精神还有
　　当代人的气息，不要过于苛求，在一个文字逐渐无力的时代，还有人写一本不速读速成，不那么
娱乐的文人历史小说已然是弥足珍贵，就让我们再读一次书吧。
23、　　汪辉祖：天末彤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
　　
　　      这是我首次完整的认真的阅读写古代名人的书籍。王阳明，黄宗羲，张苍水，全祖望，章学诚
，王辉祖，这些鲜明的明清江南文人，不仅仅是作词歌赋，他们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幕僚等等。他
们都是颇有声望的人，或有着游学讲师的态度，或有着狂傲不羁的性格，或有着落拓的漂泊生涯。政
治官场总是失意，潜心于学问。
24、看完后有点失望
25、很难得一本景色描写不少但我却不腻烦的小说/历史

26、也许文人笔下的历史就是这样，事实与想象不可分割
27、为了王阳明 遇见自己的心境
28、如果用第一人称写，确实过了头点，毕竟每个人见本心不一样，阳明先生是见了本心之人。

Page 7



《岩中花树》

29、一代风华一代人，逝者如斯夫
30、　　      一部地方（浙江）文化传说。
　　    仅从历史叙述的角度讲，我不赞同这样的行文方式：作者介入太深，又恨不能写得声情并茂，
如在眼前，就免不了显得虚假或偏颇。这种行文方式已有司马迁在前，谁也超越不了了，以后就我读
过的中国有林语堂，外国有乔纳森（史景迁），算写得好的，但其中的不真实感可谓一脉相承。
　　    历史不是小说，不是“大方向”正确便万事大吉，真要用史笔，一点小细节的虚构也可以是致
命的。
　　    幸而我不是胶柱鼓瑟的治史先生，太史公林语堂史景迁的书毕竟比正统考据有趣得多，迷人得
多。
　　    作者功力自然不比前人，但这仍不失为一本好书。
　　    最好的是写王阳明。视角主观得可以，第一人称叙述，心理活动巨细靡遗。但你不得不承认，
这有打动人的地方。他写王阳明少年时登烽火台北望：
　　    “当我站在京城北向之咽喉的烽火台上看着飞翔在湛蓝天空的雁阵（书里处处都是这种内地作
者少用的长句子），强烈的阳光刺激得两眼不由自主地蓄满了泪水，谁也不知道这眼泪是为什么而流
，就像没人知道一个少年的梦想。”
　　    寥寥数句，只让人突然回到那个不了解所有人和被所有人不了解的青春期，想起在某一个早晨
或傍晚，大风迎面而来，鼓动起所有的彷徨和欲望。
　　    我于是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确在那样的场景中与王阳明的魂灵不期而遇。而他本人是不是真的
双眼濡湿或是不是真的登上过烽火台，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真假，这个且挣扎且痛苦地走在心灵顿
悟边沿的王阳明永远不会在我心中磨灭。正如因为林语堂，我向来不甚喜欢王安石。
　　    因为写的是同一个地方文士（浙东），所写之人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王阳明——黄宗羲
——全祖望这一条或隐或现的线索），所以全书的基调基本是一致的，第一篇以后没有太多的惊喜，
但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依然不是有令人欲说还休的语句，而那一代浙东文士的脾气性格也刻画得淋漓
尽致。作者眼光非常准，能抓住他们经历和个性中最关键的东西。
　　    后面张苍水和全祖望也写得不错，我想这里面有一种个人在历史中的渺小感和无力感。这两个
人不像王阳明和黄宗羲那样尽管千回百折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或者部分的自己），他们始终是矛盾
的，对自己是不清楚的。他们未必比同代人更清醒，但他们比同代人担负了更多的他们自己也意识不
到的历史痛苦感。
　　    很让人高兴的是，书后附了一个历史简表，脉络梳理得清晰又感性。
　　    你可以说这是一本充溢着作者个人情感的史学散文。也许不够真实，但足够动人，也足够严肃
。
31、穆先生会打一星吧⋯
32、我想再读一遍<儒林外史>
33、开卷 何亮亮 有点失望
34、岩中花树，镜里人生。只道当时已惘然啊！
35、阳明先生！
本书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那个年代的江南代表文人。值得一读。
36、总体来说觉得是本好书，也可能是我读的好书太少缺乏比较的缘故。
    作者的文笔有点过于雕琢的痕迹是确实，但小说写史的方式也无可厚非。如果说封建社会对文人的
约束一朝胜似一朝，不如说国人在骨子里都有不奴隶吾宁死的情结，言必曰古人，必曰孔孟，必曰作
者不及前人，也许赵伯田确实不如司马迁，但肯定以后也不会有人评论出哪个作者高过司马了。如果
说老庄的思想在先秦文化中挥洒自由的意识，那么王守仁便是在明朝闪耀了理性的回音，对自由与理
性的追求是不是有点西洋人的味道？然而孔孟之道为君而用，三纲五常已经潜移默化，自由与理性之
于中国大众还是式微了。鼓起超越古人的勇气才能自由的向前，西方人的野蛮也恰恰成就了今日的文
明，中国100年前的失败是2000年前一笔一划注定的了。倒不是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而是不破不立，
不喜欢＂自然不如前人＂，＂当然不比古人＂这类说法，好像如今大行其道的鉴宝节目动辄号称珍品
古意盎然啦，宣称赝品无古雅之气此类非理性的模糊评论，好像今天的工匠真没有一个合格了，现代
的工艺水平绝对是下降了一般。这样的言论尽是欺世盗名的擅长了，既不能让人理解验证文物的确凿
方式，又不能为工艺师的进步提供任何建设性的参考，一句今不如古，一蟹不如一蟹，就都得了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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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向真正的理性与自由，还是要勇于探索，对于进行探索的青年人(有争议的做法）更要宽容甚至鼓
励。
    在艺术史上，西方好像一直是出来个新鲜的妖蛾子就成就一个大师，东方是传承一个微有特征的正
统才能载入史册，以至于进入近代到来当代，中国只有传西方的衣钵复制其历史方才有我们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里那千年的包袱不知背到几时才能放下，如果放不下恐怕更要拾起洋人的包袱来背，只怕
是越走越慢了。
37、这让我想起一个电视节目，大抵是挖坟后发现千年女尸死而不化，皮肤居然还有弹性，当然尸体
已经水肿以及变色，内脏和大脑都已经缩小将近五分之四。然而比较令我唏嘘的是此女子的陪葬品表
明此女子在生时曾是一名身份高贵的美人。千年前风光一世，及至死后都葬品无数，然仅因死而不化
千年后被百人碰触千人围观，更不能堪者，此时早已面目全非，不论水肿尸斑变色，便是头脑内脏也
被人挖去研究⋯⋯
    情何以堪？
    在能给自己的身体做主的时候何妨做主，待到不能做主的时候再一把火烧去岂不干净，管它生前如
何才子佳人贩夫走卒，总强于曝尸人前。
38、同样秉承了《历史碎影》的叙事策略，再现历史丰富的细节，和强烈的人文关怀。
39、历史，说到底，还是一个视角问题．
40、我们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底层，这意味着我们和发达国家一九分账。这不是别人欺负我们，商业
是自愿合作，如果你不愿意，那就连根毛都没有。绝大多数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都遭遇大规模
衰退，被打回原形。否则，全世界180多个国家中，也不可能只有24个发达国家。
41、书是好书，不过大智慧的人写的书，语言都朴实，不会刻意摆弄辞藻，雕琢语言。所以~赵柏田
不算大智慧
42、王阳明、黄宗羲、张苍水、全祖望、章学诚，明代的群儒明星谱。
43、　　書（《巖中花樹》）中敘有一段關于王守仁遇過的一個女子——婁妃。在知道她死后的種種
，除了傷悲于心之外，才知一個自愛自尊的女子的力量。
　　
　　一個懂得愛惜自己容貌和身體的女子會如何對待自己呢？一般會精通于服飾和化妝，熟識女工或
是琴棋書畫的雅趣，再加一點女性主義的嬌強和不馴，男人品之，該如紅酒初時的淡苦，及之后的微
甜，最終達到回味無窮而醺醉癡迷的境地。
　　
　　我猜想她應該是大致如此的，書中描繪當王守仁初次見她時，她還是理學大師婁一齋的女兒，清
純動人，更有一項絕技：用自己的烏發寫一手妍秀的好字。當男人遇此佳人，怎能不為之傾倒？聲名
在外，寧王收之，封為婁妃，終是一場悲劇。
　　
　　多年后，王守仁再見時，不是其人而是其尸，他幾乎以一己之力指揮臨時拼湊的2萬軍民平定了
寧王積蓄多年的18萬叛師，也間接造成了她的消亡。
　　
　　戰敗之后寧王對王說：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望遣葬之。
　　
　　王去收尸，卻見：蓋周身皆紙繩內結，極易辨。婁為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
　　
　　作者解釋說：這個愛惜自己的容貌和身體的女人，怕死后受到污辱，將身上的衣服全用細密的針
腳緊緊地縫著。（P 52）
　　
　　其實一身薄衣和細線又怎樣阻止惡人的欲念呢？但當哪怕存有此念的男人見到密密的針腳，裹住
全身的護服，仍會下手么？
　　
　　一個懂得愛惜自己的女子，不只要懂得美其容，瘦其身，亦要在大變大蕩之間，留有一絲從容和
自尊，給男人一種震服的力量~~
44、世界如此荒凉，只能培养一颗寂寞的心。在如此贫乏的时代，在如此贫瘠的山岩上，我却开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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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好花。

45、写的颇为中肯 我读后也有这样感觉 是在看到介绍才看此书 看后有点大失望。
    书中写得几个人物不是很到位，特别开篇写王阳明，有点恶搞的感觉，让人读的不古不今
46、吼吼，这书我也看了，标题党一枚
47、这本书真的是挑战了我的底线，我以为自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之后我再也遇不到这种书了，我果然
还是太天真。
48、　　对古代的人的总是带有一些崇拜的眼神，在那些并不好的社会中，真的智者想的并不知道类
似现在的人想怎么样怎么样自己能好，而是为整个民族看路，为现在的我们去想事情。
　　阳明一个明代影响极多人的哲学者，我们的自尊 我们的很多理念都是他言传下来，很多很有名的
人讲到他说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哲学的源头，一直很想去读却买不到，网上也下不到，仅仅看过就是王
阳明大专，很是佩服，很是欣赏。
49、翻了翻,没看完
50、不怎么好看
51、晚明，江南，文人
52、江南
53、赵氏引钱钟书对史景迁的评价“失败的小说家”。可惜自己的写作亦不算成功，颇为失望。寒假
第六本。
54、美其容，瘦其身⋯⋯
55、　　   岩中花树，语出王阳明弟子记述《传习录》，王阳明与人同游，友人指着岩中花树问：“
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阳明答：“尔未看此花时，
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之心外。”追
溯原始文本，可清晰可见，实在是王阳明经典的唯心观，赵柏田引用为明末清初文人的艰辛命运，如
同崎岖岩中开出绚烂之花，多舛而辉煌，未尝不可，由此可探秘本书的曲解。
　　   朱理程学，在明朝达到顶峰，此言不知是否过矣。作为汉人的最后一个朝代，儒家文化已发展
到足以窒息的境地，但对于文人的思想束缚，望其项背于唐宋，确实是比清朝有所宽松。此等均为题
外之话，不过欲说明，王阳明等文人气节可叹，然早已不及李白意气飘然,发扬俦伟，远逊苏子洒脱自
然，天真豪放，不过是略为畸形的挣扎。
　　  《岩中花树》由何亮亮老师推荐而知晓，书却实在不值一读。如下：其一.传记敢用第一人称者
，多出于狂妄，或是以感同身受之名改写人物。不知此书出于何？或是两者兼俱?开篇由在贵州的王阳
明与一将逝的中原人的目光交流而始，倒是有点《她从海上来》的感觉，很是触目感人，倒是不错。
但不得不言，赵不懂王阳明，或是读俗了王阳明，或是他无法驾驭。这是用第一人称的风险。其二，
不能不说，赵的文字过于矫揉造作——有点新概念或者story100的风范——这本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
一个不惑之人，又归于组织于文协，作者还算比较严肃的文字，不古不今，颇为不爽。抑或是，跟随
《明朝那些事》，随意下历史？可惜又过于严肃。
　　   书中还是有些可读之处，仅作为史料而观。则而列之。  
　　  “湛若水对于王守仁的思想历程概括 ：‘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
；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
　　  “沉默里也包含着四种危险？梁问是哪四种。我说，如果你疑而不知问，蔽而不知辨，只是自
己哄自己地傻闷着，那是种愚蠢的沉默;如果你用不说话讨好别人，那就是狡猾的沉默;如果你怕人家
看清你的底细，故作高深掩盖自己的无知无能，那是捉弄人的沉默;如果深知内情，装糊涂，布置陷阱
，默售其奸，那就是默之贼了。听了我这番话，梁仲用惊出了一身冷汗，再也不敢提他那个默斋的号
了。”
　　  去年黔行，最后一天，访贵阳阳明祠，而未去修文阳明洞。没有安排，路途不便是其一，担心
被开发是其二。阳明祠已是当地饮茶下棋去所，滕椅四设，茶香漫溢，甚好。萧墙上有碎青瓷成的字
，颇有味道。步入后院有题诗石碑数块，肆意横放，题字极为遒劲，诗意多为携友谈古今之事，自然
难免人无百岁长，却怀千岁忧的感慨。祠内有猫，均在日光下。本想找几张照片缅怀一番，不知存哪
，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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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王阳明，中代大儒
57、这年头，矫情呀⋯⋯
    真正既深入研究，又有极高悟性的，可惜不是很多
58、对书中人物的陌生，因此始终对内容有隔阂
59、我还是挺喜欢的 大概算是浙东宁波文人的历史吧
60、很不怎么样
61、缘分不够
62、明清文人雅士/历史学家的故事，切入角度新颖独特，可读性强

63、　　全祖望：才名何物遭天忌，神理茫茫欲问难。
　　章学诚：心是一张团皱了的宣纸飘过十八世纪的门廊
　　汪辉祖：天末彤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
　　
　　      这是我首次完整的认真的阅读写古代名人的书籍。王阳明，黄宗羲，张苍水，全祖望，章学诚
，王辉祖，这些鲜明的明清江南文人，不仅仅是作词歌赋，他们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幕僚等等。他
们都是颇有声望的人，或有着游学讲师的态度，或有着狂傲不羁的性格，或有着落拓的漂泊生涯。政
治官场总是失意，潜心于学问。
64、爱自己
65、2月苏州之行是看此书的契机。开始以第一人称写王阳明的一章令人生厌，后来作者用力不那么多
的几章却还好看。大概是因为写王阳明的时候，作者自觉对王的理解已经超越了普通文人的界限进入
了历史学家的层次（乃至因此觉得史景迁“技止此耳”），把自己拔得太高，当做了王阳明的化身，
写出来的东西却不怎么靠谱。读得时候既觉得作者很费力，又觉得搔不到痒处。后面写张苍水、全祖
望、王祖辉几章，作者老老实实把自己当成故事的叙述者、或者历史书籍的通俗演绎者，却回到了他
的能力范围之内，当做故事看挺不错的。
66、其心也诚，其情也矫
67、大随的写法
68、像他自己说的矫情，可是矫出了一代文人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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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書（《巖中花樹》）中敘有一段關于王守仁遇過的一個女子——婁妃。在知道她死后的種種，除
了傷悲于心之外，才知一個自愛自尊的女子的力量。一個懂得愛惜自己容貌和身體的女子會如何對待
自己呢？一般會精通于服飾和化妝，熟識女工或是琴棋書畫的雅趣，再加一點女性主義的嬌強和不馴
，男人品之，該如紅酒初時的淡苦，及之后的微甜，最終達到回味無窮而醺醉癡迷的境地。我猜想她
應該是大致如此的，書中描繪當王守仁初次見她時，她還是理學大師婁一齋的女兒，清純動人，更有
一項絕技：用自己的烏發寫一手妍秀的好字。當男人遇此佳人，怎能不為之傾倒？聲名在外，寧王收
之，封為婁妃，終是一場悲劇。多年后，王守仁再見時，不是其人而是其尸，他幾乎以一己之力指揮
臨時拼湊的2萬軍民平定了寧王積蓄多年的18萬叛師，也間接造成了她的消亡。戰敗之后寧王對王說：
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望遣葬之。王去收尸，卻見：蓋周身皆紙繩內結
，極易辨。婁為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作者解釋說：這個愛惜自己的容貌和身體的女人，怕
死后受到污辱，將身上的衣服全用細密的針腳緊緊地縫著。（P 52）其實一身薄衣和細線又怎樣阻止
惡人的欲念呢？但當哪怕存有此念的男人見到密密的針腳，裹住全身的護服，仍會下手么？一個懂得
愛惜自己的女子，不只要懂得美其容，瘦其身，亦要在大變大蕩之間，留有一絲從容和自尊，給男人
一種震服的力量~~
2、一部地方（浙江）文化传说。仅从历史叙述的角度讲，我不赞同这样的行文方式：作者介入太深
，又恨不能写得声情并茂，如在眼前，就免不了显得虚假或偏颇。这种行文方式已有司马迁在前，谁
也超越不了了，以后就我读过的中国有林语堂，外国有乔纳森（史景迁），算写得好的，但其中的不
真实感可谓一脉相承。历史不是小说，不是“大方向”正确便万事大吉，真要用史笔，一点小细节的
虚构也可以是致命的。幸而我不是胶柱鼓瑟的治史先生，太史公林语堂史景迁的书毕竟比正统考据有
趣得多，迷人得多。作者功力自然不比前人，但这仍不失为一本好书。最好的是写王阳明。视角主观
得可以，第一人称叙述，心理活动巨细靡遗。但你不得不承认，这有打动人的地方。他写王阳明少年
时登烽火台北望：“当我站在京城北向之咽喉的烽火台上看着飞翔在湛蓝天空的雁阵（书里处处都是
这种内地作者少用的长句子），强烈的阳光刺激得两眼不由自主地蓄满了泪水，谁也不知道这眼泪是
为什么而流，就像没人知道一个少年的梦想。”寥寥数句，只让人突然回到那个不了解所有人和被所
有人不了解的青春期，想起在某一个早晨或傍晚，大风迎面而来，鼓动起所有的彷徨和欲望。我于是
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确在那样的场景中与王阳明的魂灵不期而遇。而他本人是不是真的双眼濡湿或是
不是真的登上过烽火台，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真假，这个且挣扎且痛苦地走在心灵顿悟边沿的王阳
明永远不会在我心中磨灭。正如因为林语堂，我向来不甚喜欢王安石。因为写的是同一个地方文士（
浙东），所写之人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王阳明——黄宗羲——全祖望这一条或隐或现的线索）
，所以全书的基调基本是一致的，第一篇以后没有太多的惊喜，但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依然不是有令
人欲说还休的语句，而那一代浙东文士的脾气性格也刻画得淋漓尽致。作者眼光非常准，能抓住他们
经历和个性中最关键的东西。后面张苍水和全祖望也写得不错，我想这里面有一种个人在历史中的渺
小感和无力感。这两个人不像王阳明和黄宗羲那样尽管千回百折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或者部分的自
己），他们始终是矛盾的，对自己是不清楚的。他们未必比同代人更清醒，但他们比同代人担负了更
多的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的历史痛苦感。很让人高兴的是，书后附了一个历史简表，脉络梳理得清晰
又感性。你可以说这是一本充溢着作者个人情感的史学散文。也许不够真实，但足够动人，也足够严
肃。    
3、重新书写他们的生活 得到的是所有人物一种情怀 总摆不开哀叹和暮气文人 现在真心觉得是个贬义
词  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
，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
4、对古代的人的总是带有一些崇拜的眼神，在那些并不好的社会中，真的智者想的并不知道类似现
在的人想怎么样怎么样自己能好，而是为整个民族看路，为现在的我们去想事情。阳明一个明代影响
极多人的哲学者，我们的自尊 我们的很多理念都是他言传下来，很多很有名的人讲到他说的就是我们
国家的哲学的源头，一直很想去读却买不到，网上也下不到，仅仅看过就是王阳明大专，很是佩服，
很是欣赏。
5、总体来说觉得是本好书，也可能是我读的好书太少缺乏比较的缘故。作者的文笔有点过于雕琢的
痕迹是确实，但小说写史的方式也无可厚非。如果说封建社会对文人的约束一朝胜似一朝，不如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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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骨子里都有不奴隶吾宁死的情结，言必曰古人，必曰孔孟，必曰作者不及前人，也许赵伯田确实
不如司马迁，但肯定以后也不会有人评论出哪个作者高过司马了。如果说老庄的思想在先秦文化中挥
洒自由的意识，那么王守仁便是在明朝闪耀了理性的回音，对自由与理性的追求是不是有点西洋人的
味道？然而孔孟之道为君而用，三纲五常已经潜移默化，自由与理性之于中国大众还是式微了。鼓起
超越古人的勇气才能自由的向前，西方人的野蛮也恰恰成就了今日的文明，中国100年前的失败是2000
年前一笔一划注定的了。倒不是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而是不破不立，不喜欢＂自然不如前人＂，＂
当然不比古人＂这类说法，好像如今大行其道的鉴宝节目动辄号称珍品古意盎然啦，宣称赝品无古雅
之气此类非理性的模糊评论，好像今天的工匠真没有一个合格了，现代的工艺水平绝对是下降了一般
。这样的言论尽是欺世盗名的擅长了，既不能让人理解验证文物的确凿方式，又不能为工艺师的进步
提供任何建设性的参考，一句今不如古，一蟹不如一蟹，专家们就都得了道了。为向真正的理性与自
由，还是要勇于探索，对于进行探索的青年人(有争议的做法）更要宽容甚至鼓励。拿艺术史做个例子
，西方好像一直是出来个新鲜的妖蛾子就成就一个大师，然后铸成一个时代，东方是传承一个正统才
能载入史册，以至于进入近代到来当代，中国只有传西方的衣钵复制其历史方才有我们的文化。科学
史更不必说。中国的文化里那千年的包袱不知背到几时才能放下，如果放不下恐怕更要拾起洋人的包
袱来背，只怕是越走越慢了。岩中花树讲的是历史上的文人，读后觉得作者也有文人的精神还有当代
人的气息，不要过于苛求，在一个文字逐渐无力的时代，还有人写一本不速读速成，不那么娱乐的文
人历史小说已然是弥足珍贵，就让我们再读一次书吧。
6、全祖望：才名何物遭天忌，神理茫茫欲问难。章学诚：心是一张团皱了的宣纸飘过十八世纪的门
廊汪辉祖：天末彤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这是我首次完整的认真的阅读写古
代名人的书籍。王阳明，黄宗羲，张苍水，全祖望，章学诚，王辉祖，这些鲜明的明清江南文人，不
仅仅是作词歌赋，他们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幕僚等等。他们都是颇有声望的人，或有着游学讲师的
态度，或有着狂傲不羁的性格，或有着落拓的漂泊生涯。政治官场总是失意，潜心于学问。
7、岩中花树，语出王阳明弟子记述《传习录》，王阳明与人同游，友人指着岩中花树问：“天下无
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阳明答：“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
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之心外。”追溯原始
文本，可清晰可见，实在是王阳明经典的唯心观，赵柏田引用为明末清初文人的艰辛命运，如同崎岖
岩中开出绚烂之花，多舛而辉煌，未尝不可，由此可探秘本书的曲解。朱理程学，在明朝达到顶峰，
此言不知是否过矣。作为汉人的最后一个朝代，儒家文化已发展到足以窒息的境地，但对于文人的思
想束缚，望其项背于唐宋，确实是比清朝有所宽松。此等均为题外之话，不过欲说明，王阳明等文人
气节可叹，然早已不及李白意气飘然,发扬俦伟，远逊苏子洒脱自然，天真豪放，不过是略为畸形的挣
扎。《岩中花树》由何亮亮老师推荐而知晓，书却实在不值一读。如下：其一.传记敢用第一人称者，
多出于狂妄，或是以感同身受之名改写人物。不知此书出于何？或是两者兼俱?开篇由在贵州的王阳明
与一将逝的中原人的目光交流而始，倒是有点《她从海上来》的感觉，很是触目感人，倒是不错。但
不得不言，赵不懂王阳明，或是读俗了王阳明，或是他无法驾驭。这是用第一人称的风险。其二，不
能不说，赵的文字过于矫揉造作——有点新概念或者story100的风范——这本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一
个不惑之人，又归于组织于文协，作者还算比较严肃的文字，不古不今，颇为不爽。抑或是，跟随《
明朝那些事》，随意下历史？可惜又过于严肃。书中还是有些可读之处，仅作为史料而观。则而列之
。  “湛若水对于王守仁的思想历程概括 ：‘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
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沉默里也包含着四种危险？梁问是哪四种。我说，如果你
疑而不知问，蔽而不知辨，只是自己哄自己地傻闷着，那是种愚蠢的沉默;如果你用不说话讨好别人，
那就是狡猾的沉默;如果你怕人家看清你的底细，故作高深掩盖自己的无知无能，那是捉弄人的沉默;
如果深知内情，装糊涂，布置陷阱，默售其奸，那就是默之贼了。听了我这番话，梁仲用惊出了一身
冷汗，再也不敢提他那个默斋的号了。”去年黔行，最后一天，访贵阳阳明祠，而未去修文阳明洞。
没有安排，路途不便是其一，担心被开发是其二。阳明祠已是当地饮茶下棋去所，滕椅四设，茶香漫
溢，甚好。萧墙上有碎青瓷成的字，颇有味道。步入后院有题诗石碑数块，肆意横放，题字极为遒劲
，诗意多为携友谈古今之事，自然难免人无百岁长，却怀千岁忧的感慨。祠内有猫，均在日光下。本
想找几张照片缅怀一番，不知存哪，无果。
8、2月苏州之行是看此书的契机。开始以第一人称写王阳明的一章令人生厌，后来作者用力不那么多
的几章却还好看。大概是因为写王阳明的时候，作者自觉对王的理解已经超越了普通文人的界限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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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历史学家的层次（乃至因此觉得史景迁“技止此耳”），把自己拔得太高，当做了王阳明的化身，
写出来的东西却不怎么靠谱。读得时候既觉得作者写得很费力，又觉得搔不到痒处。真觉得浑身都不
舒服起来。后面写张苍水、全祖望、王祖辉几章，作者老老实实把自己当成故事的叙述者、或者历史
书籍的通俗演绎者，却回到了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当做故事看挺不错的。
9、我早知道王阳明其人，但是没有深研究，模糊的一个“唯心”的印象就概括了，虽然的确到了后
来，明白到，其实很多东西是唯心的，尤其对岩中花树那句，非常喜欢，也有朋友推荐，却一直没有
深究过。直到看《明朝那些事儿》，看到这个文风，看到有人评论说，很被写王阳明的部分感动，于
是我特意找了第三卷来读，破了11点睡觉的戒，直至夜深。看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悲怆，想
起，“悲欣交集”四个字。人生原本如此。我一直研究知识管理，注重知行合一，也知道出处是王阳
明，却竟然忽略这么久，于是我想要补课。在当当订了一批和王阳明有关的书，也从图书馆借阅了赵
柏田的《岩中花树》。看罢。这个写法，第一人称，是新异，与当年明月对王阳明的描述近乎神迹、
诡诈、多智、勇猛不同，这里面描述的，是苍凉的、文学化的、细腻的，是一个老人在行将就木时候
的回忆，带着悲凉，和燃烧至生命最后一息的激情。好与不好，这不需要定论，同一个人，同一个故
事，可以有很多的写法，可以用不同的文体，在这方面，不应该有局限，包括思想也是，对一个人的
看法，随着了解而变，而了解才是真正必要的过程。所以，我等其余的书。
10、文/羽戈我能称这本书为小说吗？——普鲁斯特《让·桑特伊》向史景迁致敬的背后1995年前后，
赵柏田就尝试写王阳明，及其背后“清竣的、坚硬的、散发着初冬的空气一般甘洌的气息”的明朝中
期生活，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去写。但是，当他写下起始的句子：“距今489年前，亦即1507年春天，明
朝的一个京官被逐出了北京城，他就是王阳明。”这样一个陈述句式，煞有介事却平淡乏味，打断了
他无比激切的叙事欲望。于是，沉淀。十年。十年可以改变什么？至少是一篇文章的开头：“那张雨
中的脸，到了我生命的临终一刻还会再想起⋯⋯”对照十年前第三人称的冷硬，自述的口吻像一盆潮
湿、清冽、亲切的冷水，泼进一个混沌的古代花园，而读者的神经却像那枯竭的花木遭逢了甘露，眼
前的世界陡然生动起来。在《岩中花树——王阳明自画像》的附录，赵柏田说，他要感谢两位西方作
家：尤瑟纳尔和史景迁。作为助产士，他们改变了这个迟到了十年的文艺婴儿诞生的相貌。《岩中花
树》无法不让我想起史景迁这个可爱的美国老头。王阳明的自画像与《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拥
有着近亲的血缘。那种第一人称的娓娓道来，那种在记忆之河温暖地沉湎，那种对内心生活和日常细
节的把握与重建，那种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游刃有余⋯⋯十年的搁浅，与史景迁的邂逅，再次向我们
证明，文体形式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而言是何等重要。一言以蔽之，写作的关键不仅在于“写什么”
，更在于“怎么写”，以及“为什么是这样写，而非那样写”。一个一流的小说家往往比同等次的诗
人更需要关怀形式，我一直坚信这个道理。什么？你居然将《岩中花树——王阳明自画像》和《中国
皇帝——康熙自画像》当成小说来读？你难道忘记了钱钟书访问耶鲁大学之时对史景迁的评语：“一
个失败的小说家”，而从某种程度上讲，史景迁同样是一个失败的历史学家？莫非你愿意加入这场争
论：历史可以以小说的形式彰显它的内涵和光泽，历史与小说并非是绝缘的？同时，你应该记得，在
随笔作家和文化学者之外，赵柏田还有其它两个身份，诗人和小说家——在小说集《站在屋顶上吹风
》以后，为什么不能视这本《岩中花树》为其“小说家的野心”的变相延续，或死火重温？说到底，
回到老问题：历史是什么？或者像德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幼子那样提问：爸爸，历史有什么用
呢？史景迁的历史写作一直饱受非议。除了代康熙绘制自画像，他还写过皇帝雍正与秀才曾静的诡异
争斗，一个叫王氏的女人的死亡之书，西方人胡若望、利玛窦的东游记。这些极度追求叙事艺术的作
品，几乎每一本都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毋庸置疑，史氏非常善于迎合普罗阶级的消费心理，在他
笔下，历史之神不再是一本正经的书斋形象，而是奔涌流动的风景，是可爱的白胡子老头和小红帽，
甚至是艳光四射的时髦女郎。历史走下了高峻的台阶，沾染一身油烟气，入得厨房，进得厅堂。但史
景迁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使他无奈面临着双重的责难。小说家自然不愿认这位赫赫有名的耶鲁大学历
史学教授、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为同行，而历史学者则嫌他不够严肃，对待过往的事物，想象胜过了考
据，诗化取代了论证。譬如海外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就严正批评史景迁，并且指出：“无论写历史或
是写小说，都讲究叙事，两者之间的界线由于‘后学’的冲击，似乎日渐模糊，但钱钟书所谓‘史必
证实，诗可凿空’，可以视为历史与小说之间不可逾越的基线。写历史小说者也未尝不博览史料，认
真对待历史，遥体人情世故，揣之摩之，才能写得非常逼真，若书写欧洲中古传奇著名的司谷脱，也
深具历史感，但像《三国演义》一样，毕竟是小说家说故事，虽然真人，未必实事。至于历史书写，
除了叙事外，尚须提议题、作分析，以便重建往事，发现其意义；如果史家不提议题，根本谈不上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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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知识，不作分析，则看不见表象内深层的社会经济因素。”（汪荣祖：《史景迁论》，见《南方周
末》2006年12月14日）我们还可以引用浩如烟海的资料来描绘历史与小说之争。可在这里，我却要尽
快回归正题。不妨说，《岩中花树——王阳明自画像》正是向史景迁致敬之作，正如在《历史碎影》
一书，赵柏田曾经以同样的方式向米歇尔·福柯、苏珊·桑塔格等予他以教益的作家致以真挚的敬意
。但在致敬背后，致敬者是否有所超越？困绕史景迁的难题是否如石头一样接续到赵柏田的西西弗之
肩？他该如何选择：历史，小说，还是两者之间的新生物？新生的奇迹就像危机，我们无处逃避，因
为下周的日程尚未排满。何以为“信史”？其实不单是史景迁，台湾历史学家高阳先生亦遭遇类似的
矛盾：在史学界与文学界之间无地彷徨，认可之音寥寥。“谁何歧路亡羊泣？几辈沐猴冠带新。”可
他以小说笔法写成的《慈禧全传》，屡被人称誉“无一字不无来历”，若对照国朝的近代史教科书，
完全可以当作信史来拜读。如此则浮现了一个悖论：野狐禅的小说比表情严肃的正史还可信？这就涉
及到一个本质性的问题：信史之“信”，是如何建构的？我可能使用了一个错误的词语，信史是被人
类“建构”出来的。人类的力量大于历史本原的力量，推论与想象的技艺能够扭转貌似无可逆转的事
实。有人说自秦以后，乃有信史，秦以前统称为“史话时代”。以《史记》记事载笔而论，愈加证实
了历史的建构性。然而，既然存在“建构”，那么信史何以为“信”？是比谁的拳头硬，成者王侯败
者寇；还是正义之剑永不老，历史自有其精神支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按照知识分子的说法
，答案为后者，而按照私人性的阅读体验，则为前者。如果是这样，那么真如胡适所论，历史就是一
个任人打扮涂抹的小姑娘。还有什么“信”可言？我理解的“信”，第一是历史必须以真实为发掘的
终极目的，求真不仅是目标，且是一种思考和工作的方式，是一种赖以安身立命的独立精神。固然不
可能还原百分之一百的真，亦要尽我们最大所能，还原百分之九十九。第二，则是对历史细节的关注
与把握。读史越多，涉史越深，我越发产生一种对历史理论的厌恶感，恨不得将早年被灌输的那些教
条主义统统呕吐出来。理论有引导性，这不错，但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统辖全景。秉承某一种理论书
写历史，合意则留，反意则舍，这样将有多少活生生的细节被无辜抛弃，而那些遗留下来的细节在苍
白的理论光芒照耀之下，又是多么柔弱无力。不妨套用里尔克的名言：“有何信史可言，细节意味着
一切！”认同这两点，我们便获得了进入史景迁和赵柏田所经营的历史世界的通行证。在那个世界，
他们将求真与细节之美结合起来，干巴巴的历史教条因细节的丰富多姿而趋向真实。如赵柏田写王阳
明、张苍水、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汪辉祖，写他们的日常生活，王阳明的情感历程，张苍水对
死亡仪式的渴望，黄宗羲为书籍的一生，全祖望在北京与扬州这两座城池之间的精神徘徊，章学诚的
漫游和失败，汪辉祖的师爷生涯，走县过府白了头，现实主义的功名，多像一条狗，你追它也跑⋯⋯
每一个贫瘠的背影，经过他的笔，都变得饱满。我们还隐约瞥见其后大时代的点点墨痕，被侮辱与被
损害的芸芸众生在一张揉皱了的宣纸边缘苦命挣扎。赵柏田是如何解决史景迁式的难题呢？一面“希
望让人物和事件更多地呈现出它们原本应该是的样子”，一面则希望读者对这本书入迷，在二者之间
，他找到了惠特曼的话作为捷径：“只要适当说出事实，一切罗曼史立即黯然失色。”此书正可以视
为对“适当”，对所谓的“度”的探询。我们不能说赵柏田比史景迁做得更好，但《岩中花树》有两
点鲜明的特质必须指出：一是我经常强调的“历史感”，为史景迁之类的汉学家所严重缺失，他们吟
唱的中国文化的挽歌，使用的“乃是弥尔顿《失乐园》的韵脚”（王家新：《致一位尊敬的汉学家》
）；而赵柏田虽然惯用西方的现代性手术刀解剖东方的历史景物，但他的精神底色还是中国的，是《
诗经》、《离骚》，而非《伊利亚特》、《奥德赛》；是《传习录》、《病榻梦痕录》，而非《思想
录》、《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思》。其二，江南气质充斥着这个“起自对历史与叙事的双重热情，起
自爱与孤独，起自对一种风格的迷恋”的文本。不仅因为他所书写的王阳明、张苍水、黄宗羲等皆属
于浙东文脉，而且因为这些人艰苦卓绝的努力积淀为雄厚的地方性知识、鲜活的传统，沉潜于现代人
的呼吸视听，古人的魂灵攀附于天一街两侧灰暗墙门的老房子，呼童街上的石榴树，南塘河里荡漾的
水波，并没有离我们远行。赵柏田置身江南的传统之中书写江南的传统，三百年恍如昨日，黄宗羲好
象就是刚才在中山西路擦肩而过的申请疲惫的苍颜老者。江南构成了写作的语境与立论的起点。我更
相信它是一种气质，散发在这本书的每一个暗角。我要引述罗兰·巴特的一个命题来结束这篇评论，
他说，文学之于历史，是对抗，而非逃离。迈克尔·伍德补充说：我不太明白逃离的意思，有什么非
历史性的地方可以避难呢？同时，他不认为对抗一词能够摆平文学与历史的复杂纠葛：“文学与历史
（的书写）距离太近了，以至无法抗拒它，而且很多时候文学就是历史，只是披上了比喻的外衣。”
他还说：文学与历史之间“永远不乏对话和娱乐”，文学“以更加激进的形式去引发历史去做再度思
考”（见迈克尔·伍德：《沉默之子：论当代小说》）。我想《岩中花树》的作者和忠诚读者多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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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伍德的这段辩驳，哪怕有些极端。
11、作者帶著戲謔的口吻把自己代入到聖賢的生命中去然後自命風流地把歷史調戲狎弄一番再拍拍屁
股走人看得出作者讀了很多書 只是全妄讀了文筆很刻意地在附庸風雅鄙陋的論點 鄉願的情操 努力堆
砌浮華的辭藻字裡行間卻淨是俗氣 不知所雲全然沒有誠意在
12、汪辉祖：天末彤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这是我首次完整的认真的阅读写
古代名人的书籍。王阳明，黄宗羲，张苍水，全祖望，章学诚，王辉祖，这些鲜明的明清江南文人，
不仅仅是作词歌赋，他们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幕僚等等。他们都是颇有声望的人，或有着游学讲师
的态度，或有着狂傲不羁的性格，或有着落拓的漂泊生涯。政治官场总是失意，潜心于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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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岩中花树》的笔记-贵州·龙场驿

               我感到我的生命正从一个切口飞出去。它就像一只白鸟，飞入了包围着它的黑。我把这个生命
的切口撕得更大些，却没有一点痛的感觉。那么浓稠的黑，没有边界，也没有一个中心，仿佛世界的
永夜。我不知道要往哪儿飞。黑的重量让时间弯曲了。万物寝息，景象寂寥，这人消物尽的世界是开
始还是结束？我感到黑正从那个切口进来，一点点地灌满我的躯体，就像一块海绵吸收着越来越多的
水分。当我完全被黑浸透，会不会就像一块滚石，向着这无底的深渊坠落？在无边的黑暗中出现了一
点亮光，那是那只白鸟重又飞临。它落在我的手掌，轻触微温，如同一颗小小的心脏。

mark

2、《岩中花树》的笔记-第357页

        就算全看完吧。喜欢王阳明的故事，角度新颖且不失思想性。最憎恨感官那个故事，令人厌恶、
恶心，但这就是历史。江南文人两百年里的心路历程，思想转变，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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